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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日谈
今天我们怎样过节

责编：郭影 沈琦华

人类文
明越发展，
节日的功能
就越凸显，
意义也就越
大。

中秋将近，我愿意品尝一二
的，原本唯有豆沙馅的月饼。前
阵子，同事无意间说起网购到一款
巨贵的五仁月饼，比她的脸还要大
的一块巨无霸。我表示出惊骇之
情——她可真是逆潮流而动的清
奇一族，难道忘了五仁月饼的难以
下咽，曾遭受过全国人民群嘲的惨
痛经历？同事为打消我的偏见，特
地切了一瓣带到单位给我品尝。
半信半疑，我掰开一角，小口

品尝，其味美程度，确乎颠覆性的，
况且并非一览无遗的可口，而是一
层一层递进着的，颇有层次感。入
口，淡淡浅浅的甜，继而是瓜子仁、
杏仁等果仁们细微的蹦脆感，咀嚼
至末了，唇齿间萦绕阵阵陈年佳酿
的酒香，最后的尾韵里，确乎品出
了火腿的异香与微咸，并且确定这
火腿，并非徽州火腿，也非金华火
腿，它一定是云腿。
这一瓣月饼，甜咸并举，香气

馥郁，好比复调音乐一样令人低
徊。想不到今时今日，一直受人诟
病的月饼被打造得如此高端大气，
大有乾坤颠倒的日新月异感。
受同事影响，我决定不再固步

自封，逛超市时特地留了心眼，专
门去月饼专柜前流连，挑挑拣拣
中，一贯保守的我还是买了几只陈
皮豆沙月饼。入嘴素雅，尤其陈皮
的香气，中和了月饼外皮的油腻，

异常爽口。红豆沙的细腻，直逼巧
克力的爽滑，越吃越上瘾，无须浓
茶解腻。但人有多大胆，月饼就有
多奇葩的馅。近日，自盒马公号得
知，他们正与我们这座城市某餐饮
企业联袂推出一款臭鳜鱼馅的月
饼。连臭鳜鱼都能与月饼无缝对
接了。想想八月十五的夜，坐在庭
院，桌上摆了几只螃蟹几颗石榴，
你再从包装精美的盒子里抽一块
臭鳜鱼馅的月饼出来，那奇怪的腥

气恐怕难免会给明月之夜打点折
扣。
童年时，吾乡的特产月饼，同

样大得出奇，要比成人的脸还要大
上两倍的壮阔。走上五六公里，去
镇上才买得到。月饼外层烤至焦
黄，如染一层淡金。为加重节日的
喜庆感，在月饼外层盖了无数东倒
西歪的红章。馅里裹了无数冰糖
粒、红姜丝、绿姜丝、核桃仁、花生
仁……掰一小角，酥脆的外皮扑簌
簌往下掉，冰糖粒嚼在牙齿间咯吱
咯吱，犹如隆冬踩在雪地上发出的
脆响。用一种特制的黄纸包裹着，
再以细绳拦中扎一个十字结。中
秋前夕，大人早早自镇上买回，为

了防止我们小孩偷吃，特意吊在房
梁上，悬空着的，怎么也够不着，孩
子们唯有日日仰望。一日日的，月
饼外层的油将黄纸整个沁透，深深
浅浅的油印子，将黄纸洇染成深浅
相间的花纹……中秋当日，被大人
取下，差遣着小孩送给长辈。翻几
座山头，终于到了外婆家。哪一家
外婆不疼外孙呢，这么一块稀罕
物，总要给孩子饕餮一番。
吾乡的月饼烤得过于干燥，小

孩子没有喝水的习惯，吃月饼被噎
住，仿佛在每一年的中秋都会遇
到，那些嘎嘣响的冰糖粒来不及嚼
碎，便被囫囵吞下去了。
去年，也是中秋前夕，在菜市

的小食店内，童年的月饼久别重
逢，眼前亮了一下。一块块月饼，
没有包装纸，裸身码放于柜台，有
一种粗朴的村气。店家怕城里人
不识货，将一块月饼切了无数瓣，
插上牙签，请人品尝。我拿了一小
瓣，默默嚼在嘴里，依然有冰糖粒
咯吱咯吱的脆响……那一刻，当真
百感交集，我的童年水晶一样，闪
闪亮地重又回来。

钱红莉

中秋有月饼

多年的父子成
同事。最近大家感
慨的都是这件事，
快递爸爸含辛茹苦
把儿子供到大学毕
业，然后呢，快递儿子和爸
爸穿着同样的工作制服一
起望着诗和远方。接下来
这样的论调很有些市场，
考上大学是四年以后卖哈
密瓜，考不上是马上卖哈
密瓜，努力的尽头是饿了
么，诸如此类。但我并不
这么想，表面看两代人会
一样奔波，说回父子快递
同事，然而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快递儿子因为有了知
识便懂得企业的优化和管
理，他可以成为快递片区
的主管，直至公司高层，甚
至自己创立新的快递公
司。这不是画饼，一切全
靠自己的用心和努力。就
像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学
成之后重回家乡，令家乡
的农业生产用上了无人机
或者其他什么高科技技
术，或者网络直播产销一
条龙什么的，这也是他们
的父母难以办到的。
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觉

就是一个孩子读完大学，
就应该有一份体面的工
作，至少立刻就是白领，或
者立刻就有好事发生。这
样的社会环境才是令人满
意的，也是大学毕业去卖
猪肉去当清洁工会成为新
闻的社会土壤。但其实社
会本身跟我们的想象差距
相当遥远，可能你很有才
华品行很好，也要给别人
一个认识你的过程对不

对。所以不是你做了什么
工作会阻止了你的进步，
而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令我
们眼高手低，否则你想做
什么，直接当个总经理吗，
还是那些显赫的职业尸位
素餐只等你的空降。老实
说，大部分年轻人涌入社
会都是赤手空拳需要打拼
的。马未都说，你在酒店
当两年门童，对于人的了
解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是阅人的起步（大意）。如
果你后来在其他岗位有所
成就，我们不能说这两年
是白废了对不对。郭德刚
说，年轻的时候不吃苦不
经事，年纪大了别人瞪了
你一眼立刻原地爆炸不想
活了（大意），都是在说每
个人都要经历自己的卑微
时刻。包括张颂文如果没
有个人的精进和坚持，也
不可能在47岁时翻红。
抱怨，无非是嫌活苦

钱少，我们又放不下身
段。所以不要被那些网络
小机灵撼动自己的内心，
先有一份工作总是比啃老
好上一万倍，并且可以在
工作中认识社会，发现你
的闪光点在哪里。我其实
并不赞成年轻人一出校门
就自主创业，绝大部分孩
子都是以创业失败花光父
母的积蓄而告终。从这个
角度说，还不如快递儿子
的务实靠谱。先找一份工

试水，锤炼一下自
己不见得没有好
处，至少对于上级
下级同事有所了
解，对于合作精

神、处理矛盾、解决问题不
那么陌生。
读过大学尤其是名牌

大学的朋友唯一需要警惕
的是，眼高手低，不允许
自己向下兼容，误以为自
己的人生就应该理所当
然的开挂。这是很幼稚
的想法，我们每个人只有
非常努力才有资格说什
么阶级固化。人生的旖旎
和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永远
会出现意
想不到，为
你的努力
留出上升
空间。

张 欣

那你想做什么
相忘于江湖。
那是在临近世纪末的某个夜晚，铁

岭路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因了一本杂
志而相识的一众朋友聚在一起，不知这
是第几次了，大家畅想着来日的相聚，或
意气风发，或讲着讲着就兀自静默了。
乱糟糟地，一个我此前并不太关注的兄
弟放下酒瓶，嘟囔了一句：相濡以沫，不
如相……音未落，他扭头去了厕所。就
在那时，几十只酒瓶已经东倒西歪于桌
边椅下了。我更是吐得厉害，空腹再战，
装得像个剑客。当晚我不曾呼应那个哥们的话，因为
在内心那几个字已然将我镇住了。
江湖，是用来相忘的。
多年后与那个放言“相忘”的兄弟狭路相逢，他已

茫然不记得当初说过这么牛逼的话。他很忙，忙于离
婚，忙于商场博弈，偶尔会在那些儒商面前背诵自己或
友人的诗句，没一首能完整，但听过的朋友都说他的语
调还是属于世纪末的那个夜晚。只是不知他的诗歌秀
和流行的KTV相比，哪个谈成的单子更大些？很想和
其中的一个兄弟坐下来聊聊，但他已去往另一个世界，
那里不知是否还有迷狂的戏剧，是否还有一架钢琴，如
果有，请把那不知名的曲子再胡乱弹上三遍，尽管我明
了每个版本均不会是记忆中的那一个。
很多人成为江湖上传说的名字，有时会从毫不相

干的地方得到一点没头没尾的信息，或好或坏，不喜不
悲。还有一些朋友，会相约喝酒，偶尔谈及艺术，谈着
谈着就感觉特没劲，立马切换到如何养生、炒股便气象
万千了。我继续写着一些分行或不分行的东西，在一
次次换行间老去。
有时我会把庄子的“相忘于江湖”改成“相望于江

湖”：远远的，天各一方，中间隔着水气、扁舟、飞鸟……
不言不语，心领神会。终究觉得还是“忘”字好，人自在
了，便离自由不远了。相濡以沫有时是迫于无奈，就像
那些小水沟里的鱼；相忘于江湖则是一种气度。似乎
是哪位大侠的话：每个人都在心
底问过，我的江湖在哪里？小说
中，贾宝玉最是喜聚不喜散，最终
他弃一切而去，从此别过，多少
人，多少事；现实中，一个微信就
把千里外的你我逮住，我们拥有
江湖，但已然不是那个属于剑客
侠者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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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票证收藏交流大会在豫园新藏
宝楼闭幕了，但我内心仍然很激动。上
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证券的发源地，也
是当代研究金融证券
文化的发源地，上海
素有全国收藏半壁江
山的美誉。此次交流
大会之后，上海金融
票证的收藏在全国的地位更突出了。与
往年的全国票证收藏交流大会不同，此
次还同时举办了“中国百年证券收藏
展”，以此呈现金融证券领域，对于国家
发展的重要性。此次展出的金融证券
“遗珍”数量繁多，品种丰富，有洋务派

“分洋商之利”；有民族工业荣氏家族发
行的股票及其历史实物；有代表红色证
券的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股票；有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北京市
兴业投资公司股票；
有改革开放时期发行
的上海“老八股”和深
圳“老五股”……堪称

20多年来国内珍稀证券藏品的一次最
重要的集中展览。其实在中国收藏家协
会和上海收藏协会有一大批收藏家致力
于金融证券文化的弘扬，他们对提升中
国金融证券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张 坚

金融证券“遗珍”

1956年国庆刚
过，母亲颜逸清接到
了“上海市纪念鲁迅
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筹
备委员会”送来的请
柬。家母为什么能受邀参
加如此重要的纪念鲁迅先
生的活动呢？1937年七
七事变爆发后，高中毕业
的母亲先后加入了黄炎培
先生创办的中华职教社和
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妇女
社，参加进步刊物《上海妇
女》半月刊的采编发行并
结识了编委许广平，并受
许广平委托，上门担任了
鲁迅之子周海婴的家庭教
师，历时三年多。母亲与
许广平和海婴有着深厚的
感情。

10月14日，家母早早
赶到虹口公园（今鲁迅公
园）内鲁迅灵柩迁葬大典
会场。正当她与一班久别
重逢的“孤岛”时期老朋友
热烈交谈时，海婴隔着人
丛远远地看到了我母亲，
立即拨开众人小跑步迎了
上来，紧紧拉着我母亲的
手，颜先生长颜先生短地
叫得十分亲热，除了关心
我母亲这些年忙些什么，
身体可好，还悄悄地告诉
老师，他结婚好几年了，已
添了两个儿子，爱人就是
霞飞坊隔壁邻居、62号的
小马，并召唤正在忙碌的
马新云来拜见“颜先生”。
十来年不见，饱经风

霜的许广平已是两鬓白
发，迁葬大典结束后，母亲
迎上前欲与她打声招呼，
但看她忙前忙后地接待来
宾，不忍心再去打扰，本想
转身悄悄离开，眼尖的许
广平却唤住了我母亲，并
迎上前来与她热情拥抱，
简要询问了母亲的近况，
热情邀请她上京做客。
母亲与许广平母子俩

在抗战年间结下的
两代师生情谊，并没
有随着岁月的流逝
而消退淡漠。建国
以后，虽然分隔京沪

两地，平时联系也不多，更
难得见上一面，但母亲惦
念着恩师与学生，许广平
与海婴也同样牵挂着母
亲。1964年11月初，时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
国妇联副主席的许广平陪
同布隆迪王后访问上海，4
日早上送走国宾后，便打
电话邀约母亲去其下榻处
——和平饭店。两人久别
重逢热烈拥抱，促膝恳谈
了四五个小时仍意犹未
尽，许广平还热情挽留她
在客房内共进午餐。甫一
入座，许广平便向陪伴一
侧的秘书介绍说：“这位就
是当年教过海婴的颜先
生，抗战时期我家的情况，
颜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在
艰难岁月里，在白色恐怖
下，颜先生协助我开展工
作，辅导教育海婴，曾经帮
了我不少忙。”许广平告诉
我母亲，这些年来一直在

朱家德

母亲与许广平

云南的友人说，正宗滇味
要去建水和石屏找。
夏天到建水，草芽断不可

错过。草芽是建水特有的蔬
菜，即便是在离建水两个小时
车程的昆明也吃不到。笔杆粗细、泛着
莹白的光泽的草芽，是一种香蒲的地下
匍匐茎尖端的幼嫩部分，入口有水生植
物特有的清气。一大清早去吃草芽米
线，有了草芽的加持，连汤里的肉片似乎
都清雅起来。草芽细嫩，热汤一汆即熟，
加一点青红椒丝略炒也极好。
建水和石屏的豆腐有名。水好的地

方出好豆腐。熟知建水的友人带我们去
朝阳门附近的大板井，他说有一次来建
水，旅游景点一概不去，专看老井。“井沿
被水桶绳索长年累月磨出的凹痕真美。”
大板井并不收费，一圈人围在井边用吊
桶打水，那些小桶似乎是公用的，用好就
倒扣在井边的石栏杆上。在古城的老街
上，偶尔能见到挑水行走的中年人。友
人评论说：“你看他们多有原则，就不喝
自来水。”在民宿里，我们泡茶也用井水，
老板娘叫它“甜水”，一大桶几块钱，有人
专门做卖水的生意。大板井不远处有家
豆腐坊，我们去那里吃过早餐，豆花和豆
浆一人五元随意吃喝。豆花可以加红糖
水或酱油、辣椒面，免去甜咸之争。我去
石屏一中参观时，副校长说附近有两口
井，味道一甜一酸，甜的适合饮用，酸的
做豆腐，无须卤水就制得好豆腐，即使在
外地做豆腐，石屏人还是会设法把这井
水运过去。建水和石屏的街边有很多烧
豆腐的摊子。老式烧法是用火盆装上点
燃的木炭，架上铁条，铁条上涂以香油，
放上豆腐烘烧，边烤边翻动，等豆腐膨胀
起来，蘸上调味料食用。我在石屏还吃
过鲜制的豆腐皮，口感清而腴，和干制的

腐竹大异其趣。
友人带我们去一家烤鸭

店，三个人点了半只烤鸭、半
只烤鸡、清炒草芽、烤豆腐，一
盆花生野菜汤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雪白的花生香汤，花生留有
一点碎末感，汤里撒一把碧绿的野菜嫩
尖。我边喝汤边想：建水人实在懂得
吃。在另一家馆子里，我们吃的是木姜
子炒牛肉、炒青头菌，主食是哈尼红米
饭。看见我在拍竹匾上的野生菌，女掌
柜立刻走过来，把几个松茸摆正，一按按
钮，竹匾上方的管子里居然喷出一层细
细的白雾。“这样就有了在山林里的感
觉。”她的神情颇有点得意。当地的朋友
请我们吃饭，饭菜就摆在院子中间的小
桌上，这种古早的日常感让我瞬间觉得
有点恍惚。大砂锅里的鸡汤小火滚着野
生菌，蔬菜随吃随添，一大盘白切鸡、花
生米、烤豆腐，就这样吃到月上中天。
有美食传统的地方，食物不能仅仅

用于果腹，必定也有消闲的小食。建水
的街上果然有木瓜水店铺。木瓜水这种
甜品类似于川渝的冰粉。我问民宿老板
娘古城有没有好的咖啡馆，她推荐了一
家。咖啡的味道真不比大城市差，玻璃
幕墙外的三角梅开得灿若云霞。一墙之
隔就是建水的学政考棚。明清时期，云
南提督学政定期到此，为滇南临安、元
江、开化和普洱四府的学子举行院试。
在昔日士子们应试的考场隔壁喝一杯手
冲曼特宁，心里浮起今夕何夕之感。

戴 蓉

滇味

惦念着她，每每遇到上海
妇女社的老朋友，总要打
探“颜先生”的消息。她
向母亲一一介绍了海婴
夫妇的工作、海婴的身体
及四个孙辈的学习等情
况，并赠送一张上个月才
照的全家福，照片上儿孙
绕膝其乐融融的许广平

笑得合不拢嘴。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久别重逢，竟然成了
师生俩的最后一次见
面。1968年3月的一个
清晨，母亲从广播中听到
了许广平逝世的噩耗，犹
如晴天霹雳，她心如刀绞
泣不成声。

无心水自闲 （国画） 余 欣


